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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温非遗大集一瞥
■施正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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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不愿找对象。工作忙，压力大，都是

理由。我们说，爸妈会一天天老了，留下你一

个人在世上，想起来就心疼。他说，没事的，送

走你们后，我凑合着活个十年也差不多了。

我们又迂回试探，总得有个心上人，有个伴

侣，否则不是白来一遭吗？他哈哈一笑，又不是

我一个人这样，最孤独的人，也有一颗有趣的灵

魂。我会好好活着的。

过一阵子，就有一次有趣的对话，很无奈，

我们并不希望他孤独下去，即使他自诩有一颗

有趣的灵魂。于是老伴紧锣密鼓，走马灯似的

给儿子牵线。同意交钱，相亲平台就有一堆照

片发过来。接踵而至的美女，有教师医生，有博

士硕士，条件都不错。儿子立场坚定，这个额头

大，这个三角眼，这个鼻尖有黑点。

有黑点怎么了？

这是捏起来的鼻子，这都不懂？

哦。那这个呢？

这个太矮，这个太老，这个土气。我堂兄介

绍个对象，要给面子，家庭总动员。对方姗姗来

迟，女孩子不错，温文尔雅。我们相谈甚欢，过了

两个小时，我们相约再见。下个周末，儿子佳人

有约，过不久就回来了，说个子这么矮，那天穿高

跟鞋，没看出来。脸盘大，那天是用头发遮住了。

好吧，我们不勉强。唯一的条件，首先是你

喜欢。

隔了蛮长时间，我们不敢再提，但总是蠢蠢

欲动。这次是位硕士，大学教师，我们提前躲在

边上窥视。他们边走边聊，一会儿就不见人

影。我们瞥了一眼，怎么嘴巴特别翘，是豁唇手

术后的那种感觉。儿子回来后，我们追着问，他

说，去喝了一杯咖啡，你们说喝茶会分手的。

然后呢？

如果她没拒绝，就先处着看。

为什么呢？

你们不是说总要找一个吗？找谁不是找。

不舒服，呆在一起很痛苦的。

如果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那就将就一下。

我俩面面相觑，我们不希望你凑合将就。

我们又开始漫漫征婚路。到处都是征婚

App，成家立业，相亲相爱，你侬我侬等等，媒

婆信誓旦旦，很快佳偶天成。一下子，就推过来

三五个姑娘。我们把手机举到儿子眼前。这个

太黑了。这个太白了。好好好，你说了行。有

位妈妈清晨打电话过来说，在征婚软件上看到

你儿子的信息，觉得和我女儿般配，我女儿医学

博士，大学教师。我问妻子，是上次那个吗？妻

子摇头，不是，上次是乐清的，这次是台州的。

我妻子问，你女儿哪年出生的？对方说，比你儿

子大两岁。我妻子说，估计他不会同意。那你

儿子同意了，打电话给我啊。

我妻子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不容易培

养成才，把婚姻耽误了。我说同情我们自己

吧。无毛鸡还替鸭子愁。她一笑，也是，给自己

长长士气。

我们无计可施，决定去公园找相亲角，去了

以后，黑压压的，全是人头，满园老头老太。我

们沿着走廊，一路看挂着的信息，学士硕士博

士，教师医师药师，年龄普遍较大。加了很多红

娘微信，看似收获满满，但都经不起推敲。红娘

说，照片看中后，推给你号码，收费八百八十

八。媒做成功，交一万两千元。有个头发蓬松

的老太太蹦到我们面前，老板老板，儿子女儿？

我们说儿子。什么职业？事业编制。婚房在

哪？全款贷款？个子多高？照片给我。我们一

一回答，第二天收到一些照片，有警察、公务员、

教师、医师，有本地人，也有外地引进人才。儿

子说没眼缘。蓬松老太天天推，她自己都不耐

烦了，差不多要骂娘。我说，你这样的素质，想

要好的资源，估计会难。她说，你怎么知道没好

的？那你把好的推过来啊。行，这个，怎么样？

这个不错。她说不错是不错，可惜她要和别人

见面。我们是备胎吗？过几天，她又推过来，说

这个不错吧？我们说你不是说和别人在相亲

吗？

这天上班时，老同事微信邀请参加国际形

势专题讲座，我说不如给我儿子介绍对象。她

说这就是相亲节目，只不过换了种形式。我说

好吧，但我儿子真的很忙，没时间参加。她说，

我们领导手头有两千多个资源，你加她微信。

领导一下子推荐四个女公务员过来，条件都不

错。领导说从2019年到现在，促成了无数姻

缘，仅去年就成功了三十三对。但愿能成就我

儿子的婚姻，毕竟岁月不饶人，再俊的小伙也快

皱纹满面。我把女孩信息转给家人，儿子看到

第四个，是个艺术家，问他怎么样，他嗯了一

声。有数了。我和领导联系，领导说愿意接触，

就加微信。他又嗯了一声。我妻子说，这样的

态度，还是第一次，说不定是正缘呢。儿子说，

看样子，这个人会有有趣的灵魂。

好厉害，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有趣

的灵魂。

这几天，儿子在约对方如何见面。走起路

来都自信满满，莫非要云开日出了？但愿。

盛夏，与几位亲友相约，到文成县南田镇一

家民宿度假，空气清新，乐得悠闲。据民宿老板

介绍，这几天正逢伯温非遗大集活动，每晚节目

变换，地点就在附近的刘基庙广场。于是欣然前

去观看。

吃过晚饭，提早散步到刘基庙前。尽管正式

活动从晚上七时开始，街边却已经人山人海，参

加表演的人员以当地的刘姓村民为主，听说还邀

请了一支潮汕地区专业“非遗”节目英歌舞的表

演队伍，四周更是围满了赶热闹的观众。

趁着活动尚未开幕，我四周走动，先是认真

观察穿着各种红、黄色统一服装，抬着大铜锣与

红色皮鼓的先头队伍。接着，就是近距离接触几

支来自附近乡镇的民间舞龙队。

据一位参加抬鼓的长者介绍，今晚的活动主

题是祭拜先祖刘伯温。只是人潮涌动，声音嘈

杂，加上我又不是当地人，想系统了解活动的各

项细节，实在难以做到。只能凭直观记录下几个

生动的场景。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舞龙队。据知情的长

者介绍，这种活动每年举办两次，第一次是从春

节到元宵节，场面比第二次的纪念刘基诞辰更隆

重。正月时参加活动的舞龙队就有六支以上，今

天来的舞龙队只有三支。其中，特色最鲜明的是

一支板凳龙队，长长的龙身由十来张长木凳连接

而成，前后舞动，龙身更显挺拔刚劲。

仔细观察舞龙，队员们看似四处跳腾奔跑，

实则始终随着长龙而起舞，此起彼伏，似行云流

水。尤其是那条板凳龙，龙身紧随板凳扭动，舞

龙者手持木杆控制板凳而舞，头尾照应，配合得

天衣无缝，那种默契令人赞叹不已。

表演潮汕“非遗”英歌舞的是一群年轻演员。

他们画着鲜艳奇特的脸谱，身穿民族服装，动作英

武利索，时散时合，腾跃自如，赢得阵阵喝彩声。

几支舞龙队在广场上表演一番后，紧随锣鼓

而沿街游行，英歌舞队接踵而进。接着就是一辆

装扮好的花车，车正中站着打扮还原的刘伯温，

还有一位女子及几名儿童，大约是刘的后代吧？

花车过后便是几支由妇女盛装组成的舞蹈

队、腰鼓队，舞姿翩翩鼓声阵阵，英姿勃发各显其

能。即便是跟随在队伍后面的群众游行队伍，不

论男女老少，有的手举各色鱼灯，有的身着节日

盛装，脸上充满节日的欢乐之态。

粗览活动经过，有了一个感觉：从庄重肃穆的太

公祭到市井烟火的伯温非遗大集，文成正借伯温文

化激活古老山城，点燃山水之间独有的诗与远方。

“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岁月更迭，

刘伯温已经从一位历史人物变成了一个文化符

号。从明代开始延续至今的太公祭，历经500多

年的时光洗礼，早已成为文成当地象征血脉相

连、情感共通、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对于参加表演的子孙后人来说，激情过后，

更浓郁不化的是对传统文化与家乡的一脉痴情。

在杭州工作的一个朋友在同乡群里发信

息：“有谁从瑞安回杭州，给我带几个猪油盐饼，

好吗？”她的一声呼唤，竟唤来好几个人的跟帖

“我想带几个饭豆饼”“我想带糯米饼”……

一时间群里激起一阵“回忆杀”：“瑞安的猪

油盐饼最‘清味’，不油不腻、不咸不淡；两面金

黄的薄薄一层焦皮，松口爽舌；几颗芝麻，点缀

其间，隐隐香气……”“我最喜欢吃瑞安的‘饭豆

饼’，圆圆的弹子一样，那红豆拌着粳米，咬一

口，红豆的沙沙，粳米的润纯，那美味真在舌尖

上跳舞……”在它乡，在异国，吃瑞安的米饼，不

就是瑞安人对家乡的一点点念想吗。

我也是喜欢吃米饼的人。

大概六七岁时，我已经尝到米饼的好滋味，

常常想吃而无所得，邻居家偶尔做米饼，我会徜徉

于其家门口，有时也能分得半块米饼解解馋，可惜

这样的机会很少，当时人们家里虽然米缸里有米，

但是做米饼得用到糖，白糖是不可能有的，就连红

糖也是计划票里抠出来的；再说，米磨成粉要么用

石磨，要么到磨粉的地方加工，费时又费钱，所以，

一般人家做米饼也是偶尔为之。

我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她从小不会干家务，

让她用石磨磨粉做饼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又没

有奶奶（她在我父亲两岁时就过世）可以帮衬做

饼，又没有外婆（她在我母亲15岁时过世）家送

米饼过来，因此我想吃到米饼是十分困难的，其

实那时有几个人能吃到米饼啊！

母亲讲的米饼故事，至今我想起来，犹如在

昨：

瑞安城里有户人家的老妇人在家里做饼解

馋，米饼快熟的香气飘在空气中，隔壁夫妻闻到

香气馋得口水直流，于是心生一计，夫妻装作吵

架，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摔东西的声音巨响，老

妇人开门出来看情况，没想到这隔壁女的一边

嚷着“你打我啊！你打我啊！”，一边从自家门里

跑出来钻到老妇人家里去，直奔灶间，这隔壁男

的举着扫帚追进去，这女的举起锅盖准备顶老

公的扫帚，一开锅盖，满锅的米饼热气腾腾，这

女的就说，哇，你家今天做饼啊，紧随而至要拉

架的老妇人只好悻悻地说，你们也不要打架了，

我给你们一个人一个饼吧。夫妻俩吃饼的心愿

总算达成。

母亲讲这个故事不止一次，有一次我就说，

等哪天隔壁做饼，你也装作打我，操起扫帚追

我，我就逃进隔壁家，拿起人家的锅盖，弄个米

饼吃，怎样？母亲听得笑岔过去，说，“亏你想得

出来。”接着又大笑不止。

我常常在同学家看见，她们的外婆或乡下

的亲戚，手里挎着篮子，篮子里放着糖色的饼和

米色的饼，上面用布盖着。进门来，撩起布露出

米饼的一角，说，今天做了米饼给你们家送来。

我这时很识相，赶紧起身回家，免得有蹭饼的嫌

疑。那时我这些同学家往往都有十来口人，爷爷

奶奶、父母、兄弟姐妹六七个，一篮子的饼，平均

每人两个都不到，还会轮到我吃吗。

我知道：那个糖色的米饼是红糖的硬米饼，就

是平时我们邻居做的最简单款：早米磨成粉加上一

点红糖，用菜油煎熟。后来糖票多起来了，有些人

家就在这饼里放盐腌过的肥肉条和一撮红糖，再煎

熟，的确比那个单纯红糖搅拌的好吃得多。

我知道：那米色的是糯米饼，做这糯米饼程序

繁多：先到菜场小弄或角落里，慢慢靠近那几个拿

着布袋，布袋一角露出糯米、半蹲着的农民，向他们

称几斤糯米，那暗戳戳的样子像特务接头；回家用

水浸泡一天一夜，第二天拿出来在石磨上磨，磨时

需两人，一人往石磨的口子里一勺添米一勺添水，

另一个人摇着石磨的柄打圈子摇磨，磨出来的米浆

顺着石磨尖嘴口，流进扎在尖嘴口的布袋里，等这

布袋里米浆隔天半干了，才可以拿出来做饼。

糯米饼的馅有五花肉、食品厂的香干、农家

的咸菜，富裕一点的人家还放了海产品丁香，把这

些馅儿切成丁、末，放锅里用猪油炒过，再包进饼

里，放锅里用猪油煎熟。做这糯米饼，包饼、油煎

及掌握火候都是技术活，若哪一项没有做好，糯米

饼就容易“破肚”或者夹生，那样的饼就不好吃

了。糯米饼一般人家吃不起：米贵、馅贵。我自小

到大，也只吃过那么几次，咬上一口刚出锅的饼，

糯米的软糯、瘦肉的质感、香干的香软、咸菜的回

味，再舌头一转，尝到丁香鲜味，只在嘴巴里轮转，

不知嚼了多少圈，才舍得吞下。

相对糯米饼，对我而言，还是硬米糖饼比较

容易实现。

15岁时，隔壁搬来一户人家，他家老婆婆

会做饼，我就让母亲给她米粉、糖、半碗菜油，让

她做些饼给我吃。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不到店里买呢？一个

“饭豆饼”2分钱，一个红糖硬米饼3分钱，一个

糯米饼5分钱……一般家庭，谁买得起？

如今手里磨粉的、籴糯米的、买馅儿的钱都

有了，只是谁愿意这么费劲地做饼呢？

虽然店里也有米饼卖，可那不是我心中的

米饼。

怀念那时的瑞安的米饼！

眼下，正值农村早稻收割的时节。回到老

家，看到割稻机在田里来回穿梭，一下子，把我的

思绪拉到二三十年前割早稻的场景。

在过去，一年之中，农民最忙碌、最辛苦的，

莫过于割早稻。割早稻正值盛夏，气温高，天气

又变化多端，时常有雷阵雨。割早稻时节，在农

村，叫“双夏”，即夏收、夏种；或还叫“双抢”，即抢

收、抢种；还有叫“三夏”，夏收、夏种、夏购。割早

稻，并非仅仅是收割稻谷，还有插田、征购（交公

粮）等诸多事要干，每件事都犹如一场硬战。

在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的岁月里，割早稻全

凭人力，需全家出动。清晨，一家人早早就去垟

里。出发时，先把打稻机的各种组件搬过去。大

人双肩扛着打稻机及其底座，小孩扛着打稻机仓

板。到垟里后，再把打稻机装搭起来。接着就是

割稻。割稻一般是大人的事，大人们弯着腰、低着

头，顶着烈日，用“稻劫”（方言，割稻的镰刀）“嗖

嗖”地快速把稻割倒，并一束束整齐地放好。小孩

也可帮忙，小孩割稻一般蹲着割，速度比较慢。

待一块田的稻子割完，便开始打稻。大人负

责打，小孩负责搬。小孩把稻束递给大人，大人

踩动打稻机，随着“咕啊咕”的声响，稻谷如雨点

般落入仓中。有时，为了调节一下气氛，大人加

快踩踏打稻机的节奏，小孩就得来回奔跑起来，

不然就接不上了。小孩也会想出办法，把稻束早

点搬来叠起来，以防接不上。此时，大人们已汗

流浃背，小孩们也全身湿透。打一阵稻后，由于

搬运稻束的距离变远，便稍作休息。大人们则把

散着的稻秆系成一捆捆。小孩们趁机往田埂跑，

吃一口家里送来的在井水里冰镇过的西瓜，冰凉

的甜顺着喉咙往下淌，瞬间冲淡了劳作的疲惫。

短暂的休息过后，打稻机要往前移动，两个

大人弓着身子往前拉，小孩在打稻机后面用力

推，打稻机慢慢地往前移，随后又继续打稻。打

稻机仓里的稻谷逐渐增多，满仓后，大人们用畚

斗把谷拨到簟箩里。簟箩装满了，大人要把谷先

担到家里道坦上晒。大人们赤着脚担着一两百

斤谷，踩过发烫的田埂，一趟趟把谷往家送。我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自然成为家里割早稻的

主力，一担一百多斤的谷担回家也不在话下。

晒谷的活儿通常由妇女承担，其辛苦程度丝

毫不亚于割稻。稻谷晒在簟子里，每隔一段时间

就得翻一遍。尤其是中午，室外太阳火辣辣地直

射，翻一次谷，晒谷人便会满头大汗。妇女常常

在箬笠下垫一条湿毛巾，抵挡太阳的炙烤。

快近日昼，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在

家门口或水井边用水冲一下身体，吃饭时狼吞虎

咽，此时觉得饭是世界上最香甜的食物。随后，

或是躺在竹床板上，或是直接躺在地上，穿堂风

吹过来，舒服极了。

下午，一般稍微迟一点出工，避开最热的时

段。下午任务还是比较重的，稻割完，还要担稻

秆、晒稻秆。稻割完后，要马上耕田、插田，稻秆

一般不在田里晒，要么晒在路边，要么到别的地

方晒。老家后面有座小山，离稻田也不远，大家

都把稻秆担到那边山坡上晒。家家户户都割稻，

晒稻秆的地方都要提前去抢、去做记号。那时，

稻秆是农家主要的燃料，大家都格外珍惜。晒稻

秆时，因为错拿稻秆导致两家人吵架的事时有发

生。

担稻秆很吃力。早稻的稻秆是青的，很重。

干的田，稻秆稍微轻一点，担起来省力点；若是

“烂瓮田”，或田里还有水，稻秆就格外沉重，担起

来极为费劲。担稻秆，若碰到落雨，那简直是遭

罪，正应了那句俗语：“落雨天担稻秆，越担越

重。”有几次，担稻秆碰到落雨，越担脚越迈不开，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咬着牙把稻秆担到山坡

上，一放下，便跑回家，躲到楼上偷偷哭泣，后悔

自己没考上大学，觉得自己很没用。记得这样哭

了好几次。

晒稻秆时还需小心看管，因为夏天的雷阵雨

总是突如其来。落雨前，要马上跑过去，把一捆

捆稻秆赶快叠好。天晴了，又去把稻秆一捆捆晒

开。晒谷也是如此，雨一来，全家总动员，抢着把

谷拨起，移到阶前头，若来不及拨，就把簟卷起

来，把谷盖住。如果男人们还在垟里割稻，此时，

也要先跑回家帮助妇女一起把谷抢收起来。

谷晒干了，还要用风车扇，扇掉秕谷等杂

物。接着，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送征购粮。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积极地完成。每年这个时

候，公社（后来改称乡或镇）都会派工作组到村

落，督促农户按时交公粮。

送征购粮一般选择傍晚时分，谷刚晒过，干

燥，有利于通过验收。征购粮站在邻村，离我家

一公里左右。在没有板车之前，要靠肩挑。谷担

到粮站，不是马上就能交的，有时要排着长长的

队伍等候。轮到验收了，验收员要检查干燥程

度、秕谷多不多、有无发芽。验收员先用手摸一

下，挑起谷子扬一扬，再用长长、细细的铁锹往簟

箩一插，钩起底部的谷，拿起几粒往嘴里一丢，用

牙齿一咬，说：“可以。”这样才可以过秤。过秤

后，还得把谷担倒在粮库里。粮库里的征购粮若

已满满当当，还得担着谷迈上长长的斜坡，把谷

倒在最上面。没有十足的体力，很难把一担一两

百斤的谷担上去。若是验收员说“还不行”，这是

指谷不够干或秕谷太多，就得担回家，再晒、再处

理，第二天再送过去。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

消。

插田与征购往往交叉进行。上午，男人们早

早到田里，先拔秧苗，把拔来的秧苗抛到田里，接

着就插秧。插秧是从前往后进行，人要倒退着

插。刚开始学插秧，插出来的秧苗都是弯弯曲曲

的。插秧前，一般会在田岸两头拉线，称作“打秧

格”，在秧格里插，秧苗就能插得直。插田十分辛

苦，需要弯腰低头，头顶烈日，脚下水汽熏蒸。

交完公粮，插好田，割早稻才算正式结束。

紧接着，农民们又有了新的期待，盼望下半年风

调雨顺，晚稻能够大丰收。

割早稻那段辛苦的岁月早已远去。时代的

车轮滚滚向前，农民们已彻底告别农业生产依靠

人工的时代，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割稻用割稻机，

插秧有插秧机，晒谷用烘干机，喷洒农药还用上

了无人机。农业也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许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过上了较为清闲、

舒坦的日子。然而，农民那份与土地顽强搏斗的

坚韧精神，依然在机械化的轰鸣声中默默传承。

记忆中的“双抢”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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